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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闫辰国

邢台，这座城市，有着 3500 年
的建城史。

这座一向低调的三线城市，近
期出现两名外省输入新冠病毒阳性
无症状感染者。此次疫情的突然出
现，让我看到太多一线人员的担当。

有些话，说出来就带了光。有
些字，写下来就有了力量。

是夜，远远望去，公安办公楼
里灯火通明。为了与时间赛跑，千
余名民警辅警几夜无眠，都熬红了
双眼。我参与了对派出所的警力
支援。这个派出所共有 15 名民警，
辅警 22 人，是城区最早的、响当当
的一级派出所。流调任务突然降

临，这个派出所不得不把有限的警
力一拆为二。岁数大的民警负责
接处警，相对年轻的民警集中开展
流调工作。尽管他们通宵达旦、马
不 停 蹄 努 力 地 工 作 着 ，但 是 在 密
接、次密接、次次密接这样倒金字
塔式的海量数据面前，他们犹如投
进大海中的一滴水，警力显然已经
是捉襟见肘了。此时，机关民警停
止了手头的所有工作，二话不说支
援派出所……

忽一日，分局又接到指令，环
城及高速口需要上警力，我和同事
原配合派出所开展疫情流调工作，
此时迅速转身奔赴高速卡口开展
联防联控。到了夜间，大货车如游
鱼般出奇的多起来。你看吧，指挥

车 辆 靠 停 、下 车 测 温 、查 验 健 康
码、行程码、登记、劝返或放行等
程序一道不少。我们几个人明显
感 到 手 忙 脚 乱 起 来 ，大 脑 开 始 紧
张，既怕车辆堵塞，又怕一时疏忽
放走了不该放行的人员和车辆，给
全市疫情防控带来难以弥补的损
失。更有下半夜凛冽的寒风，吹得
人筋骨瑟缩、直打寒战……工作群
里，我看到在东马庄高速卡口，一
对双警夫妻偶遇在一起执勤。妻
子 是 一 名 交 警 ，丈 夫 是 派 出 所 民
警，他们不在一个单位，却被派在
了一个执勤点执勤。有人偷偷为
他俩拍了一张照片，还赋了一首打
油诗：疫情防控责任肩，夫妻相遇
在卡边，何愁邢台战无胜，牺牲小

家战疫情。
奋战在一线的白衣战士，她们

不再是美丽的“天使”，而成了坚强
的汉子。面对疫情，她们必须逆行
而上,从白天到黑夜,再从黑夜到白
天,须臾不停歇,像个陀螺忙着与时
间赛跑,核酸检测……

“ 牛 城 ”人 民 有 志 气 ，疫 情 出
现以来，有一大批埋头苦干的人，
有一大批拼命硬干的人，他们堪称
是邢台的脊梁。

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,也没
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。只要我们
众志成城,就一定能够共克难关。

（作者单位：邢台市公安局信
都分局）

天 气 渐 渐 萧 瑟 ，秋 天
很 快 就 要 离 去 ，不 禁 开 始
怀 念 秋 天 ，秋 天 是 什 么 时
候来的？

是清晨起床的一股凉
意 ，还 是 夜 晚 归 家 时 的 寂
寥 街 景 ，抑 或 是 不 经 意 间
注意到那在阳光照射下金
灿灿的树叶在空中随风飘
落？

走过了热情似火的炎
炎 夏 日 ，迎 来 了 丰 收 季 节
的 金 色 深 秋 ，看 着 街 道 两
旁本郁郁葱葱的绿色树木
不知何时起开始缓缓飘落
金 黄 的 叶 子 ，脑 海 中 不 禁
想 起 刘 禹 锡 的 那 首《 秋
词》：自古逢秋悲寂寥，我
言秋日胜春朝。

我 印 象 中 的 秋 天 ，不
是 落 叶 随 风 飞 舞 的 美 感 ，
亦 不 是 秋 日 凄 美 的 遐 想 ，
而是望向那家乡的一亩亩
庄 稼 地 ，映 入 眼 帘 的 一 片
金 黄 色 ，那 是 象 征 着 丰 收
的 色 彩 ，代 表 着 喜 悦 的 心
情 ，那 道 美 丽 的 景 色 在 我
眼 中 胜 过 了 许 多 人 间 绝
色；秋天的颜色，一定是属
于农民丰收的金黄色。

犹 记 得 小 时 候 ，在 睡
眼 惺 忪 间 被 母 亲 叫 醒 ，简
单洗漱后继续躺在平板车
上 睡 觉 ，耳 边 传 来 父 母 的
交 谈 ，言 语 中 充 满 对 丰 收
的 渴 望 ；当 我 矮 小 的 身 子
走 在 布 满 露 珠 的 田 野 间 ，
衣 服 全 被 露 水 打 湿 ，心 情
也 变 得 有 些 糟 糕 起 来 ，看
着 父 母 在 辛 勤 劳 动 ，自 己
坐 在 田 埂 间 ，抓 撒 着 土 坷
垃 ，看 着 一 片 片 金 黄 色 稻
穗 被 打 包 成 捆 ，也 兴 奋 地
上 前 抱 起 几 捆 ，装 在 平 板
车上。

迎 着 正 午 阳 光 ，慵 懒
地躺在平板车里堆得高高
的 稻 穗 上 ，嘴 里 开 心 地 哼
着爸爸妈妈教的儿歌：“小
老鼠，上灯台，偷油吃，下

不来……”
时 光 流 转 ，当 我 在 慢

慢 长 大 的 过 程 中 ，每 一 次
走进稻田干农活都会收获
不 同 的 感 受 ，从 最 初 的 不
情愿到后来感受到丰收的
喜 悦 ，我 慢 慢 懂 得 了 劳 动
的 意 义 、知 晓 了 粮 食 对 于
一个家庭的重要性。

现 在 还 清 晰 地 记 得 ，
最后一次踏入稻田地是高
中 的 那 个 周 末 ，本 已 和 同
学 约 好 去 游 玩 ，当 得 知 家
中 要 收 稻 的 时 候 ，第 一 时
间和同学说了句“抱歉”。

当阳光洒入熟悉的稻
田 地 ，回 想 某 次 贪 玩 时 跑
进 稻 田 里 去 抓 青 蛙 ，父 母
起 身 后 未 见 到 我 的 身 影 ，
焦 急 地 大 声 呼 喊 我 的 名
字 ，而 我 却 高 兴 地 跳 起 来
向 爸 爸 妈 妈 大 声 呼 喊 ，父
母看到我的身影后露出了
虚惊一场的笑容。

耳 濡 目 染 之 下 ，我 早
已 学 会 了 使 用 镰 刀 ，收 割
的 动 作 更 是 显 得 无 比 娴
熟 ，清 晨 的 一 丝 凉 意 挡 不
住 丰 收 的 喜 悦 ，当 我 置 身
在 金 色 稻 田 中 ，清 凉 的 秋
风 也 变 成 了 温 柔 的 手 掌 ，
轻轻擦拭额头的汗珠。随
着 朝 阳 缓 缓 升 起 ，镰 刀 割
过稻子，汗水洒在田埂间，
所有的辛苦在看到一捆捆
稻 穗 装 满 了 大 车 后 ，也 变
成了喜悦和高兴。

如 今 已 是 暮 秋 ，收 割
的 季 节 已 过 ，我 好 像 好 久
没有回到那片充满回忆的
稻田。

秋 天 ，在 诗 人 眼 中 是
月 下 的 悲 欢 离 合 ，是 悄 然
渗 透 心 扉 的 寂 寥 ；在 我 眼
中，它却是丰收的喜悦，它
的风为辛勤劳动的人民带
去 一 丝 凉 爽 ，它 的 色 彩 带
来了丰收的喜悦。秋夜虽
凉 ，但 秋 天 的 色 彩 却 胜 过
了人间百景。

（作者单位：高碑店市
公安局）

在故乡的村庄西侧，有一湾存
续了不知多少春秋的坑塘，占地面
积约有三万平方米，平均深度三米
左右，不规则的多边形外沿，嵌在
村头。

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，这个坑
塘始终没有亏过水，就像人体中存
储血液的脏器，时时刻刻润泽着朴
实、勤劳的父老乡亲。

今年中秋节回老家团聚，天气
已转凉。刚进家门，年逾古稀的母
亲就高兴地对我说，村西的坑塘里
又蓄满了水。我有些不敢相信自
己的耳朵，倍感诧异，简直就像天
方夜谭一般。要知道，坑塘已经断
水三十多年，人们早就对还原三十
年 前 的 影 像 失 去 了 信 心 和 希 望 。
可随即，内心又欣喜异常，毕竟，
这里曾经承载了我童年的快乐时
光。听了这个好消息，我赶忙三步
并作两步地去一睹为快，就像去见
一位阔别数载的挚友。

之前回家的时候，一到村口，
自己就不忍心去看水塘那近乎荒
凉、有些破败不堪的场景。虽说随
着经济的发展，社会的进步，人们
的生活条件都得到了明显改善，可
村口这面水塘在三十年前仿佛在
一夜之间就淡出了人们的视野，随
之而起的是野草丛生、短榆细柳、
灌 木 纵 横 ，人 迹 罕 至 。 儿 时 的 场
景，早就尘封进了发黄的记忆，场

场童趣，只能像海市蜃楼一样偶尔
在梦境中隐现。

脚步近了，眼前也豁亮起来。
还是那片热土，还是那方水塘。罩
地的杂草 已 踪 迹 不 见 ，取 而 代 之
的是波澜不惊的清浅秋波。水面
上 横 七 竖 八 、参 差 不 齐 的 灌 木 慵
懒 地 映 照 着 自 己 的 影 姿 ，在 轻 盈
的秋风下，舒展着自己的筋骨，挺
拔 着 错 综 的 枝 干 ，不 舍 地 摒 弃 下
丝 丝 秋 黄 ，如 片 片 孤 舟 ，飘 零 波
面。水面如分割开的不规则的平
镜 ，低 头 就 能 看 到 斑 驳 树 影 中 仿
佛 已 被 拉 近 距 离 的 蓝 天 、白 云 。
水质是清澈、透明的，稍微留意一
下 ，就 能 看 到 尾 尾 生 灵 不 时 闪 现
眼前，悠闲地消遣着舒爽秋日，如
同登峰造极的舞者，穿梭、逡巡于
犬 牙 交 错 的 树 枝 的 罅 隙 之 中 ，偶
尔耐不住寂寞静谧，吐着水泡，泛
着 水 花 ，给 平 淡 无 奇 的 意 境 增 添
一丝快意的回响。

驻足水边，印着熟稔的乡土，
看着这方犹如迷失了三十载的游
子 又 回 到 眼 前 一 样 的 水 面 ，内 心
却久久不能平静。半个甲子的时
光早已将自己生命的年轮推送到
中 年 ，虽 然 懵 懂 的 童 年 岁 月 早 已
成 回 忆 ，可 围 绕 着 这 方 水 塘 的 那
一幕幕童年的快乐画面总是浮现
在眼前。

儿时的夏季，水塘是首选的避
暑胜地。特别是雨水丰沛、水量充
足的时候，它是伙伴们天然的游泳

场，不分泳姿，不论熟练与否。这
里成了最无所顾忌的地方，伙伴们
尽 情 地 嬉 戏 在 水 中 ，狗 刨 、扎 猛
子、打水仗，简单而又欢快，水面
在沸腾，喧闹声也在水面上沸腾、
洋溢。热闹的场景令欢快的鱼儿
都会羡慕不已，却又避之不及，时
常会造成肢体的触碰，却又都不以
为意、秋毫无犯，都沉浸在自己的乐
趣之中。在酷暑中劳作归来的大人
们，在水边简约惬意地洗去一身的
疲惫，勤劳的家庭主妇在水边耐心
地浣洗着一身的汗衣，相互间朴实
地交流着对生活的琐碎感悟和憧
憬。

到了旱季，水面清浅，方寸狭
窄。鲫鱼、鲤鱼、草鱼、鲢鱼等各
类 鱼 群 ，都 在 水 面 闪 露 出 它 们 宽
厚、光洁、黑红相间的脊背，不时
泛起撩拨的水花，相互炫耀着，诱
惑着恬淡的乡亲。身心朴实就不
会贪婪。这时候，摸鱼、捉虾仿佛
又 成 了 一 项 约 定 俗 成 的 集 体 活
动。那个时代，人们抓鱼的方式很
简单，内心也很容易满足。不用渔
网，更不会竭泽而渔。只是单纯地
用手抓，任凭鱼群欢腾跳跃，只要
能抓到一条，就会兴高采烈地高举
着跑送回家，就像得到了偌大的奖
品一样，就连那一身的泥巴也沾满
着收获的喜悦。随后，村庄上空就
会弥漫着淡淡的鱼香，沁人肺腑，
令人垂涎。正是这方水塘，丰盛着
每家每户的餐桌，改善了人们简单

朴素的生活。
那时候的冬季比现在寒冷许

多。每到深冬，宽阔的水面就像穿
上了厚厚的棉衣一般，冻上厚厚的
冰层。童年的冬天没有宅在屋里
度过的，那时的伙伴们又都不约而
同 地 上 了 冰 面 ，在 寒 冷 中 寻 找 快
乐，在快乐中获取温暖。溜冰、转
陀螺、玩滑板，不一而足，冰面上
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。天气虽然
冰冷，可我们却一个个热气蒸腾，
像小火炉一样，就连冰面上也仿佛
散发着层层温暖的气息。

童 年 已 是 昨 日 ，记 忆 化 作 珍
藏。该回家了，脚步也变得轻快许
多。回家后，听母亲说，政府投资
修 葺 、整 饬 了 扬 水 设 施 和 输 水 管
道，以后就会经常性地向干涸多年
的沟渠、坑塘中蓄水了，用以弥补
日益沉降的地下水，改善环境，提
高人们生产、生活用水的质量。听
到这个信息后，我倍感振奋，倍感
欣 慰 ，这 真 是 福 泽 民 众 的 一 大 幸
事，真心对这惠及子孙的民心工程
发出由衷的敬意。

生我育我的这片热土使我依
恋 ，可 那 泓 在 记 忆 中 已 失 散 多 年
的不时泛起层层涟漪的清浅绿波
更 令 我 神 往 。 年 轮 无 法 回 转 ，时
光 无 法 追 溯 。 中 年 已 至 ，自 己 唯
愿 那 一 泓 清 波 能 永 远 驻 留 ，那 一
方 绿 水 能 永 远 守 护 快 乐 、纯 洁 的
童真。

（作者单位：吴桥县公安局）

一泓秋波觅童年
□ 王青山

郝贵君 作
（作者单位：涿鹿县公安局）似是故人归乡来

到达绍兴时，正值黄昏，小雨
滴滴答答……

眼见着天色渐晚，雨又时紧时
疏，心中担心绍兴那么美的风景，
会隐藏在一片夜色中。去往八字
桥的巷口，外面是高楼林立，学校
的孩子们叽叽喳喳地走过。但是，
只一进了巷子，顿时安静起来。

在微暗的天幕下，青石板路上
闪着幽幽的光。白墙灰瓦的建筑
上，斑驳着绿色的青苔，宛若一幅
自 然 的 水 墨 。 人 们 打 着 伞 走 过 。
沿巷子都是普通的民居，简朴的大
门外，一般有一只藤椅，人们可以
在 茶 余 饭 后 ，舒 服 地 坐 在 这 里 看
报、乘凉。而此时，一切静默着，
只听得小雨滴答、滴答……

可是，巷子里依然一派活色生

香 的 场 景 ，一 间 小 屋 里 已 经 亮 起
灯。探头望进去，竟然是一家理发
店，理发师是位老人，正专心致志
地为他的老主顾理发。理发的人
舒服地坐着，一边理发，一边聊着
天儿。尽管环境和设备简单，却不
失温馨的氛围。往前走几步，是一
间 小 卖 部 ，货 架 上 摆 满 了 各 种 吃
食，看上去琳琅满目，似乎唤起了
小时候的记忆。

八字桥是老绍兴的代表，之所
以出名是因其独特的造型，八字桥
陆 连 三 路 ，水 通 南 北 ，有 四 个 出
口，被誉为“古代的立交桥”。这
座桥始建于南宋，由长石条垒积而
成，透过方方正正的桥洞，可以看
到绿意无边、粉墙黛瓦。这座桥历
经八百多年的风雨，仿佛像个洞穿
世事的老人，具有穿越悠悠岁月的
智慧，凝结着无穷的建筑之美。

踏着湿漉漉的石阶，缓缓地走
到桥上去。此时绿树如荫，静默地
陪伴着老桥经历人间的悲喜。走在
桥的高处，此时你的眼前就是一幅
徐徐展开的江南水墨。是的，小雨
轻弹，站在桥上看风景，不远处都是
鳞次栉比的房屋，斑驳的白墙，黑色
的瓦片，宛若一幅粉墙黛瓦，水墨江
南的图画。房屋临水而建，人们依
水而居，推开窗棂就是一袭碧水。
一只乌篷船悠悠地在水边摇曳。在
小河的远处，有一盏灯，明亮的光映
在水面上，也随着雨滴摇曳着。

最 打 动 我 的 是 在 那 一 瞬 间 。
我沿着桥缓缓下行，石板路因为有
雨，显得有些湿滑。而在我抬眼的
刹那，被眼前的风景所打动。雨水
把窄窄的巷子浸湿，青石板路显得
更加光洁。黑色的瓦片也显得愈
发湿润、温婉。在巷子的尽头，有

一 束 光 打 在 青 石 板 路 上 ，因 为 雨
水，竟然像是撒了碎金一般，闪动
着明亮的光泽。随着雨水滴落，那
光泽也蹦蹦跳跳的，画面出现了灵
动之美。人宛然是走进了一场梦
里、一幅画里、一首诗里了。

此时，你向四下里张望。巷子
里安安静静的，桥边的房宅安然若
素 ，它 们 美 美 地 将 自 己 倒 映 在 水
上。雨打在平静的水面上，宛若滴
进了一面明镜里，瞬间激起小小的
涟漪。站在桥上，雨越下越大，似
乎天地间都在缠绵于水乡的风韵
中。我就暗暗想，今晚大雨，一定
要找一家小巷里的小馆子，点一碟
梅菜扣肉，再加一壶黄酒，以檐头
的雨声佐餐。不时抬头看着窗外
迷离的灯光，感受水乡的柔情。

今晚，还要踩着青石板去找一
间 河 边 的 小 屋 留 宿 ，听 着 小 雨 滴
答。雨夜的水乡小镇，值得忘情地
一醉……
（作者单位：石家庄市公安局桥

西分局）

八字桥的黄昏
□ 王南海

这座城市
秋天的色彩

□ 李志华

雨 ，是 上 苍 的 恩 赐 。 无 论 细 雨 润
物，还是大雨滂沱。

在过往的岁月中，我无数次与雨相
逢。因为生长在北方，遇到的雨多是北
方的雨。北方的雨，多是疾风暴雨或是
暴风骤雨，像极了北方的汉子，脾气暴
躁，风风火火，但来得快去得也快，速战
速 决 。 回 忆 起 来 ，雨 中 时 光 还 是 很 多
的，但多如匆匆过客并未记挂在心，细
想起来，有几次却是刻骨铭心，雨中情
景竟难以忘怀。

在我十岁左右的时候，夏季的一天
下午，一场大雨把我留在了同学家里。
那时，我有一个习惯——每天下午放学
后不回家，而是背着书包去同学家里玩
儿。那天，我玩得忘了回家的时间。临
近傍晚的时候，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。
我家在村子西头儿，而同学家在村子东
部，相隔一里多地，又是大雨瓢泼，家是
回不去的，可家中的爸妈并不知道我在
哪里，肯定是万分焦急的。我听着窗外
哗哗的雨声，心神不安地等待着，盼望
着雨停了再回家。

似乎是过了很久，门外突然传来急
促的敲门声。我们很震惊，急忙把门打
开。令我没想到的是，我的爸爸站在门
口。他几乎什么也没披，紧紧攥着一块

塑料布，整个人像是落汤鸡似的，雨水
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来，又流进衣服里。
他扫视了一下，一眼看到我，怒气冲冲
地冲过来，高高地扬起了手，吓得我赶
紧 一 缩 脖 子 ，巴 掌 并 没 有 打 在 我 的 头
上，而是轻轻落在我的头上，变成了抚
摸。

没等雨停，我和父亲就离开了同学
家 。 回 家 的 路 上 ，父 亲 对 我 说 ：“ 一 下
雨，看到你没回家，我和你姐一个在前
街找，一个在后街找，足足找了你一个
多小时。真怕你有个好歹。”父亲背着
我，我趴在父亲的背上，看到街上的雨
水湍急地流着，瓷片、煤渣被雨水冲出
来 ，父 亲 没 有 穿 鞋 的 脚 一 下 一 下 踩 上
去，真怕扎破父亲的脚。我当时真想说
句“对不起”，但可能因为害羞最终没有
说出来，只是听着父亲的脚踩在湍急流
动的雨水里，发出“啪嗒啪嗒”的声音。
我望着西边的天空，浮云流窜，忽明忽
暗。当时，在父亲的背上，我感到那么
的幸福，像是坐在船上，轻轻地晃来晃
去。那时，我感觉父亲的后背是那么的
宽厚，那么的温暖，那么的有力量。

第二次遇雨是在十几年之后的麦

收时节。
北方麦秋时节，是最怕赶上雨的，

偏偏那年就赶上了一次。那年的麦子
是大丰收。麦子还没熟，父亲早晨或是
傍晚就跑到地里，将一枚沉甸甸的麦穗
放在手里搓，把搓出的麦芒吹掉，手心
里就只剩下了黄中透着绿的已经饱满
了的麦粒，然后送入口中咀嚼，一股清
香弥漫唇齿之间。

望着一望无际翻滚的麦浪，父亲心
里渴望着麦子早日成熟，早日上场，早
日打轧，早日收入囤中。

经过半个多月的辛苦忙碌，麦子总
算 被 从 地 里 运 回 来 摊 满 了 整 个 打 麦
场。打麦场在烈日下散发着炙人的热
气，仿佛是一个大火炉炙烤着一样，但
是人们的心里是欣喜的，因为越是这样
越有利于轧麦子，天气越热，轧出的麦
子越好。父亲望了望天，天蓝蓝的，没
有一丝云彩，也没有一丝风。

中午，是一天中太阳最毒、天气最
热的时候，轧场开始了。拖拉机拉着碌
碡压器在打麦场上一圈一圈地跑起来，
像是过去的留声机，播放着欢快的丰收
的歌曲。一家人站在场边上，看着拖拉

机欢快地跑着，说笑着。
两个小时之后，麦子轧好了，拖拉

机匆匆忙忙地去了下一家。这个时候
的拖拉机是最忙碌的，几乎连喘息机会
也没有。正在这时，亮堂堂的不时反射
着阳光的麦秸上有阴影飘过，几乎是瞬
间，又恢复光亮。我们急忙把目光投向
天空，不禁大惊失色。原来，就在人们
忙于劳作时不知不觉中，天空已经由刚
才的蔚蓝变成了灰蒙蒙的颜色，只见一
块乌云遮住了太阳，乌云的形状像是一
条长蛇，蛇头盖住了阳光，蛇身呼啦啦
向远处延展。很快，乌云就布满了西部
天空。

“不好，要变天。”颇有几分经验的
父亲嚷道，“快，起场。”

气 氛 立 刻 紧 张 起 来 。“ 起 场 ”后 面
还有四、五道工序，而且每道工序要用
很长时间，也就是说，在大雨来临之前
要想把轧好的麦子堆成堆是件不容易
的 事 。 一 家 人 立 刻 投 入 紧 张 的 劳 作
中 ，没 有 了 说 话 声 ，没 有 了 笑 声 ，只 有
木 杈 与 麦 子 之 间 的 摩 擦 声 ，“ 唰 唰 唰 ，
唰 唰 唰 ”，此 时 ，空 气 也 似 乎 凝 固 了 。
突然，“轰隆隆——”雷声在头顶响起，

豆 大 的 雨 滴 砸 了 下 来 ，打 在 我 们 的 头
上 、身 上 。 我 们 手 中 的 动 作 反 而 更 快
了，“唰唰，唰唰”，还伴着“呼哧呼哧”
喘息声。

“轰隆隆——”，又传来一声巨大的
雷声。雨“哗”地一下落了下来。

雨落下来，地面一湿，麦粒无法堆
起，但我们仍没有停止手中的动作，仍
然一下一下地堆着，甚至眼看着刚刚堆
起的麦粒陷进泥水里。

“啊——”突然，父亲哭出了声。他
眼睁睁地看见那么多的麦粒随着湍急
的雨水流进了场边的水坑，他真想阻止
它把麦子捧在手里，但是，这是不可能
的。

水，从父亲的脸上流淌下来，早已
湿透了衣服，是汗水、雨水，还有泪水。
此时，我才真正知道，有时候，人的力量
在大自然面前是何其渺小啊。

麦子终究没有堆起来，泡在了雨水
里。那一年，我家的麦秋损失惨重。父
亲因此大病了一场。

父亲是坚强的，病愈后的父亲继续
辛勤地劳作，期盼下一个丰收。

今年的雨季出奇的长，从九月份开
始，淅淅沥沥的秋雨下个不停，但缺少
了那种狂躁，叮叮咚咚、窸窸窣窣中勾
起了我对北方雨的回忆。

（作者单位：南皮县公安局）

雨 中 的 时 光□ 戴振福


